
0707国际观察
责编：张 红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6年10月1日 星期六

美国官方有点小酸

北京时间 9月 30日凌晨路透社称，美国
财长杰克·卢周四表示，尽管人民币被纳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特别提款权货
币篮，但距成为全球储备货币“还有相当一
段距离”，中国需要进一步改革以达到这一
目标。

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重创世界经济的同
时，也将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弊病和漏洞暴
露无遗。“危机是由金融创新不到位、房地
产泡沫过大引起的，但核心问题仍是国际货
币体系问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
究员陈凤英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在此之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
系已经存在60余年。虽然有欧元、英镑、日
元等货币的辅助，但各国普遍习惯以美元作
为国际间交易清算的媒介。在国际储备货币
中，美元的比重更是一度超过 80%。“这种

‘一美独大’的格局把世界经济的所有责任
都扛在美元身上，而美国显然没有这个能
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
长徐洪才说。

危机之后，美国的自救行动更让其他经
济体看清这种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潜在
的巨大风险。从2008年11月至2012年9月的
近 4 年间，美联储先后宣布 3 轮量宽政策，
借助大规模的非常规宽松货币刺激措施，压
低基准利率，刺激经济增长。“这实际是通
过印钞，使美元汇率不断下跌，由此把危机
转嫁给世界其他经济体，让别人为它的债务
埋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研究员沈骥如说。

而受这种负面溢出效应影响最深的，就
是金融体系相对脆弱、对美元过度依赖的新
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几轮量宽导致资金
在国际市场大进大出，对金融稳定构成威
胁，而新兴经济体的市场动荡尤为明显。如
今，美国经济已经展露复苏气象，美联储也
宣布退出量宽，而新兴经济体却因以逐利为

目的的热钱的大量撤离以及长期存在的经济
结构性问题，依然深陷经济低迷。这也让它
们意识到，改变对美元的过度依赖，改革现
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刻不容缓。

另一个同样迫切的现实是，现有国际金
融体系已经不能反映全球经济格局发生的变
化。

“进入 21 世纪之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
改变，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发展
迅速，尤其是中国，对于世界经济新增量的
拉动作用突出。然而与此相应的是，新兴经
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权很
小，它们的主张和要求得不到很好的表达和
接受。”沈骥如说。

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遗产的IMF，就是一
个典型例子，其成员国份额一直被批评为无
法代表新兴经济体崛起的现实，SDR 货币篮
子的代表性也因种类和份额的僵化日益下
降。《福布斯》网站曾刊文指出，2008年金融危
机使IMF投票机制的失衡问题更加恶化。

“这不利于世界经济稳定、均衡、公平
的发展。”如沈骥如所说，向多元化发展的
世界经济需要多元化的货币与之匹配，也需
要一个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

多管齐下推动改革

事实上，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召开的
首次二十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开始，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就成为 G20议事桌上不可
或缺的重要话题，世界各国推动改革的努力
也持续不断。“大家的意见主要集中于提高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特别是主要的
国际金融机构如IMF和世界银行的话语权和
代表权。”沈骥如说。

2010年，一项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
终于出台，旨在使IMF所有成员国的资金配
额翻倍，并将约6%的份额向有活力的新兴市
场和代表性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由此，
中国将成为IMF第三大成员国，印度、俄罗
斯和巴西则将跻身十大份额国行列。

然而，因为唯一拥有一票否决的美国一
拖再拖，这道改革的曙光一度式微。直到
2015年底，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才批准这项改
革方案。“美国不愿意投票赞成这项将有损
其全球影响力的改革。”《福布斯》网站一言
道破美国的心思。

不过，美国的拖延没有使已经看到现有
国际金融体制痼疾的各国就此罢休。份额改
革滞缓，那就另寻他路。

2014 年 7 月，金砖国家宣布成立金砖国
家开发银行，简化相互结算和贷款业务，从
而减少对美元和欧元的依赖。2016 年 1 月，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开业，法定资本
1000亿美元，重点支持亚太地区国家的基础
设施建设。

“这些新成立的国际金融机构，为全球
的发展和稳定进行融资，提供金融安全，正
是现在世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中国国际
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魏民指出，以发展中国家
为主导的新国际金融机构的出现，成为近年
来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明显变化。

“过去，IMF和世界银行几乎同气连枝地
主宰着国际经济的天气。”俄媒也引述哈萨
克斯坦学者艾达尔·叶尔梅科夫的观点指
出，随着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这两
个“不听命于国会山的新国际金融机构的建
立”，种种迹象表明，英美主导国际金融体
系的时代就要终结了。

而如今，人民币作为新兴经济体货币首
次入篮，并且权重超过英镑和日元，占据第
三的位置，更被视作世界经济的全球治理
吹入的一股新风，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有益
补充。“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世
界经济拉动作用的突出以及人民币国际化
进程的稳健推进，预计 5 年之后人民币在
SDR 中的权重还会上升。”沈骥如指出，过去
过分依赖美元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逐渐向
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方向发展。

“人民币可能在未来 10 年内成为一种重
要的储备货币，削弱美元的霸主地位。”IMF
前中国部和金融研究部主任埃斯瓦尔·普拉
萨德如是说。彭博社则认为，随着人民币朝
着与美元和欧元一样成为顶级世界储备货币
迈出最大一步，全球经济可能进入一个更加
稳定的时代。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08 年的金融危
机还让世界看到了金融监管的缺失。如陈凤
英所说，在这场危机之前，“没有人提出可能
发生危机”，而这显然是监管出了问题。近年
来，各国也吸取教训，将一部分注意力放在
加强全球金融监管防范的努力上。

在 2010 年举行的 G20 首尔峰会上，《巴
塞尔协议Ⅲ》 获得正式批准实施。作为全
球银行业监管的标杆，该协议的出台必将
引发国际金融监管准则的调整和重组。此
外，国家层面、区域层面以及全球层面的
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也在稳步推进。“这些
建立风险预警机制的举措都可圈可点，有
利于对国际热钱、汇率的异常波动加强政
策协调。”徐洪才说。

多元趋势已成必然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各国协同合作。稳定国际金融体系不是
某个国家的要求，而是全球稳定发展的要
求。”沈骥如指出，此次人民币入篮就是一
个很好的契机，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
治理中的话语权在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主张
和方案越来越为世界所重视。

未来，发展中国家的权重继续提高，国
际金融体系向多元化、多极化方向发展，是
公认的必然趋势。

“发达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会彻底改
变，不会再像过去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的
IMF、世界银行、WTO等几大国际经济机构
一样，所有事情都由他们来做。”魏民认
为，今后在份额匹配、储备货币以及货币使
用等方面，都将更加充分地反应新兴经济体
成长的现实。

毋庸置疑，新兴经济体将成为国际金融
舞台越来越活跃的角色，而由它们主导的新
国际金融机构也将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
补充和新生力量。

“目前，世界经济复苏依然疲弱，美联
储迟迟没有启动下一步加息也表明，情况相
对较好的美国经济实际也没那么强劲。在这
种整体环境不佳的情况下，就需要一些新的
增长点来带动世界经济。”魏民指出，在这样
的背景下，更多国际金融机构的诞生，新兴市
场更加积极地参与其中，能够为世界经济增
长注入新动力，扩大发展的新空间。此外，人
民币入篮之后，使用会更加广泛，功能也会不
断增强，这也将相应地使经济交往更加活络。
而这些都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
展，同时降低下一次危机出现的风险。

当然，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依然存在不可
忽视的阻力与风险。分析普遍认为，目前世
界各国关于需要改革的意识相对一致，但是
一些改革的具体行动依然不够到位。“例
如，IMF的改革就还没完成，一方面要进一
步落实2010年份额改革方案，另一方面也要
扩大SDR的使用，对它的定期检查机制、定
价机制、发行机制进行研究改革，从而提升
IMF在危机出现之后动用金融资源的能力。”
徐洪才说。

陈凤英则认为，膨胀的全球债务是目前
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现在虽然加强了
监管，但虚拟经济依然过大，‘绑架’实体经
济，这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问题是一样的，
甚至更严重。”美国《纽约时报》也指出，美国
的公共债务超过190亿美元，而近年来的派系
政治使美国来到了债务违约的边缘。

这就意味着，仅仅有防范危机的心态和
加强监管的举措是不够的，还需要更加给力
的解决危机手段、更加强劲的国际货币和金
融体系。而无论美国等发达国家是否愿意让
步或接受，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势头都已不
可逆转。

人民币正式入篮——

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提速
本报记者 严 瑜

★环球热点★环球热点

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

（SDR）货币篮子，和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并列，成为第五种世界货

币。IMF总裁拉加德此前就曾表示，作为SDR创建以来首次纳入的发展中

国家货币，人民币入篮将加速国际金融制度的改革。

其实，早在去年11月IMF宣布人民币将被纳入SDR货币篮子之后，

就有美国媒体直言，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它已不再像最初成为世

界霸主时那样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在2008年那场从华尔街掀起进而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要求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呼声从未停止。如

今，“一美独大”的国际金融体系正在逐渐失去拥趸，加快推进国际货

币体系多元化、国际金融秩序合理化，成为世界共同的期待。

2014年10月1日，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年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俄罗斯塔斯社：

IMF战略政策和评估部门
主任西达尔特·蒂瓦蒂瓦里提
醒，这是 IMF“历史上首次”
扩大作为特别提款权基础的货
币篮子。他说：“人民币加入
特别提款权篮子是中国融入全
球金融一体化进程的重要里程
碑，这是对中国持续改革的认
可和强化。中国和其他新兴市
场一体化的推进和深化将使国
际货币金融体系变得更加稳
固，从而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
和稳定。”

英国BBC：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决

定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是中
国迅速跃升为世界经济支柱的
体现。在此之前，特别提款权
货币篮子的四大货币 （美元、
欧元、英镑、日元）均为发达
经济体的货币，现在，人民币
被纳入其中，不仅宣告了世界
经济格局正在变化，也将为中
国带来切实利益。加入特别提
款权货币篮子意味着人民币在
国际金融市场上地位的上升，
表明中国在拉动世界经济增长
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英国《每日电讯报》：

争取将人民币纳入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
子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目
标。英国巴克莱银行分析人员
表示，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
货币篮子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
一个里程碑，在中期内，这会
带来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
交易中的使用大量增加。

美国《今日美国》报：

美国康奈尔大学贸易政策
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
研究部前主任艾斯沃·普拉萨
德表示，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
权货币篮子可推动中国深化经
济改革、进一步开放市场。对
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有象征意
义的重要成就，它使人民币进
入国际储备货币这一“精英圈
子”。

法新社：

中国对国际经济作出了重
大贡献，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
货币篮子是对这种贡献的一种
国际认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安赫尔·乌维
德表示，人民币能够加入特别
提款权货币篮子，代表其已经
满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
本条件。中国在人民币的自由
使用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人
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后将会变得更为国际化，也有
利于中国经济开放的进一步深
化。

英国金融时报：

这是对中国经济改革和人
民币国际化努力的一张重大
信心投票。此举发生在对中
国而言至关重要的时刻。IMF
管理层坚称，对于纳入人民
币的审议是一个纯粹的“技
术性”问题，焦点是人民币
是否可被用于 IMF 与其成员
国的交易的实际问题。“这里
不存在政治因素，”IMF 一名
高级官员表示。

（姬文丰整理）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简称 IMF （Inter-
national Monetary
Fund） 是根据 1944 年 7 月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签订的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于 1945年 12月 27日在华盛顿
成立的。与世界银行同时成立，两者并列为世界两大
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47年 3月 1日正式运

作。其职责是监察货
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
况，提供技术和资金

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基金组织的最高
权力机构为理事会，由各成员国派正、副理事各一名
组成，一般由各国的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担任。
现任总裁是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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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

IMF特别提款权（SDR）：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
账单位，亦称“纸黄金 （Paper Gold） ”。它是基
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会员
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指定
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
还基金组织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
样充当国际储备。但由于其只是一种记账单位，不
是真正货币，使用时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不能直
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因为它是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原有的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所以称
为特别提款权 （SDR）。特别提款权不是一种有形
的货币，它看不见摸不着，而只是一种账面资产。

“一篮子”货币：

1974 年 7 月，IMF 正式宣布特别提款权与黄金脱
钩，改用“一篮子”16 种货币作为定值标准。1976
年 7月 IMF去掉丹麦克郎和南非兰特，代之以沙特阿
拉伯里亚尔和伊朗里亚尔，对“一篮子”中的货币所
占比重也作了适当调整。1980年9月18日，IMF又宣布
将组成“一篮子”的货币，简化为5种西方国家货币，即美
元、联邦德国马克、日元、法郎和英镑。1999年欧元诞生之
后，SDR货币篮子简化为现在的美元、英镑、日元和欧元4
种货币。它们的比重分别为41.9%、11.3%、9.4%和37.4%。
2015年11月30日，IMF将篮子货币的权重调整为：美元占
41.73%，欧元占30.93%，人民币占10.92%，日元占8.33%，
英镑占8.09%。 （姬文丰整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